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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后的一个周末，好友姚丽驱
车从省城回朔，专程还钱。

姚丽和我同岁，那年中考，我们都
上了中专。她在太原，我在朔州。毕业
后，她留在太原打工、结婚、租房、生子，
直到七年前，她与丈夫在省城买房，专
程坐火车回朔，找亲朋好友借钱。她父
亲早逝，母亲改嫁，有个姐姐生活也平
凡，亲朋也不是很多，可想而知，借钱之
难。那年我也刚好买了房，手头一样拮
据，只得东拼西凑给她凑了一万元。至
今我还记得她接过钱时，眼里涌出的泪
花，害得我当时也忍不住泪眼盈盈……

四年前，她说要还我钱。我说，不
急，没啥大事，用不上，让她先紧着别人
还。她就说，那就先紧别人了，啥时着
急，说一声。随后，她每年都会回朔一
趟，看看亲朋，再就是还钱、还钱……

今年回来，她开着一辆银色的宝来
车，直接停在了我家楼下，背着小包，拎
着两箱奶，敲门而入。厚厚一沓钱放在
我手里，我觉得有点多，要数，她按住了
我的手，说，别数了，一万三，加了点利
息，要还是姐妹，就别嫌少。我的心有
点潮，默默收下。

“姐们，总算在知天命前，咱们都有
了自己的房、自己的车，生活是越来越
好 了 啊 。”姚 丽 很 开 心 地 说 ，当 年 她 在

太原买房的钱，自己攒了点，银行贷了
点 ，亲友借了点。前年底，银行的贷款
全部打完，去年四万多元买了辆二手宝
来车。今年回来，还了我的钱，就只剩下
借她三表妹的了。说风就是雨，吃过午
饭，她就要去兜风，顺便，去还她三表妹
的钱。

姚丽的三表妹叫玉珠，家在怀仁，
我 怕 晚 上 赶 不 回 来 ，想 明 天 去 。 她 却
说 ，昨 天 就 说 好 了 ，回 不 来 就 住 她 家 。
多年前我和她去过玉珠家，是在个村子
里，路有些崎岖，汽车到不了村，当时还
是搭了个摩的去的。村子有些破旧，三
间小瓦房，一处小院子，种着些蔬菜，养
着 些 羊 、鸡 ，玉 珠 个 子 不 低 ，但 又 黑 又
瘦，生活不富裕。

就在我还恍惚着时，姚丽已经驾车
上高速，直奔怀仁市了。我们聊起了这
几年的工作，都在打工，虽有些小坎坷，
但都平平顺顺过着。又说起孩子，都是
两 个 ，老 大 都 上 了 大 学 ，小 的 都 上 高
中。“所以啊，日子还是很有奔头的！”姚
丽很开朗地笑起来，让我的心情也明媚
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下高速，打开微信
找到玉珠发过来的定位开始导航。姚
丽 得 意 地 说 ：“ 七 年 前 从 市 里 来 ，坐 火
车、坐公交、坐三轮，走了一整天。又住

了两天，才筹到钱。现在，”她看了一下
导航，又说，“两个小时就到了。”我看着
车窗外，柏油马路平平整整，在绿树掩
映下通向远方，两边田地里的庄稼刚收
过，还不时看见大型旋耕机在犁地。一
闪而过的村庄里，整齐的屋舍，干净的
水泥路，能看见黄澄澄的玉米晾晒在蓝
天白云下，不时还见屋顶安装有一排排
整齐划一、闪闪发亮的光伏板，又时有
小汽车驶出驶进，干净、整洁、安静中透
着勃勃生机。

很快就到了玉珠家的村子。玉珠
穿着一件火红的羊绒风衣，蹬着一双明
亮的黑皮鞋，骑坐在一辆电动车上，已在
村口等着。姚丽放下车窗，打了个招呼，
我扫了一眼，好嘛，银盘似的脸白嫩得跟
剥了壳的鸡蛋似的，描着弯弯的细眉，长
长的睫毛一忽闪一忽闪的，显得眼睛又
大又亮，红嫩嫩的唇，哪还见当年的黑
瘦？姚丽已笑着叫起来：“珠儿，你咋又
年轻了？这是要活成个小妖精了！”玉珠
瞄了我们俩一眼，白胖的脸儿明显红了，

“呸”了一声说：“少寡淡！跟上，回哇。”
说着一拧电动车电门，扬长而去。

一路进村，水泥路干干净净，还有
太阳能路灯，路两边栽着树，花池里种
着迎风盛开的各色菊花。路过村委会、
村文化室、村卫生所、大戏台，又见到一

个体育活动广场，有凉亭、有座椅，还有
老 人 小 孩 子 在 体 育 器 材 上 健 身 玩 儿 。
玉珠的家也今非昔比，五间敞亮的大正
房，四间小南房，窗明几净。院子里分
出几畦地，靠南房的地里种着西红柿辣
椒之类的蔬菜。屋子里铺着白色的地
板砖、吊着白色的天花板，各色家电齐
全，天然气直通厨房，卫生间冷热水都
有，俨然楼房的格局。

“妹夫呢？”姚丽随意在客厅的沙发
上 坐 下 来 ，取 个 苹 果 咬 了 一 口 后 ，问 。

“还在上班呢，”玉珠换了身家居服，见
我疑惑，才解释说，她和丈夫都在陶瓷
厂打工，“我下午专门请了假在家等你
们 的 。”姚 丽 笑 了 ，很 爽 快 地 拿 出 钱 递
给玉珠，说：“其实手机就能转给你们，
可总觉得不如亲自送过来有诚意。”一
句 话 说 得 我 们 都 笑 了 。 随 意 聊 了 起
来 ，玉 珠 说 ，这 几 年 ，怀 仁 的 陶 瓷 产 业
发 展 很 快 ，村 里 大 部 分 人 都 经 过 培 训
后 进 陶 瓷 厂 上 班 了 ，日 子 过 得 很 好 。
像 她 们 两 口 子 在 陶 瓷 厂 打 工 ，每 月 就
有七八千元的收入。而家里的田地都
托管给农业合作社了，每年也有两万多
元的收入。

“所以你也越过越年轻了。”姚丽笑
说着就要去摸玉珠的脸。玉珠一把推
开她笑道：“你们也不差。这好日子谁
还能不年轻呢？”说着想起什么忙忙起
身进卧室，拿出个小相册，“来看看，这
是我们村子里老姐妹组织起来国庆节
去北京转悠的照片，看，这是看升国旗
的……”说着，她一拍大腿，盯住我们两
个问：“你们去不去？我们村的姐妹团
明年国庆准备去上海转悠，抱团走安全
又便宜……”

我和姚丽相视而笑，这是多么好的
生活啊。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刘淑花刘淑花

从村里通向城里的路说远不远说
近也不近，有五六十里，如是开车一踩
油门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平时回村
里经常是坐着大巴车。忙完村里的庄
稼进城也总是拿得满满当当，可又有什
么办法不城里村里两边跑了？为了给
孩子们好的教育，得奔向城里，村里那
几十亩地又不能丢下不种。唯一的不
便就是回村不方便，冬天只能坐车，夏
天我就骑着电动车回去。

村里到城里的这条路我已经走了
十多年。从泥泞的土路到水泥路到平
展展的柏油马路，过了环城大桥是通向
机场的路，我走过的是正在加紧施工的
高铁路线，城乡的距离在缩短，我生活
的城市也正在腾飞。

我把村里安顿好就进城了，骑着电
动车带了满车的土豆南瓜。走了一段路
之后车子一点电也没有了，只能推着往

前走。推着车走得满头大汗心里还是想
着能早一点进城里给儿子做饭，飘落的
树叶只让我感到在秋风萧瑟中更加凄
惨，我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村庄又升腾起
希望，我加快速度向着前面的村子走去。

我来到了一个离市里还有十几里
的村子，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个老汉在铲
土，我便加紧走几步上前说明情况。大爷
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问我是哪里的。
我回答了我们村子名，大爷点头说知道
了，指了指旁边的院子让我进去。我就把
车推进了院里，老大娘弯着腰在扫院里的
落叶，见我进来又问：“你是个谁？”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大娘，衣服整
整齐齐。满头白发但精神饱满，那整齐
的短发垂在耳后，脸上慈眉善眼，但岁
月掩盖不住她年轻时的容颜 ,是个大美
人。院里两株大榆树，落叶已经被大娘
都扫光了。五间矮旧的房子，有两间是

玻 璃 窗 ，三 间 还 是 有 窗 花 的 那 种 纸 窗
户，一看就是干净利落的人家。

我解释了一下，大娘就让我给车子
充上了电。闲聊起来，大娘说：“我三个
儿子，没有女儿，都成家了，儿子们都当
爷爷了。”

我说看您儿这身上干干净净，院里
整整齐齐的。

大娘笑了说：噢，就是一辈子也爱个
齐楚。原来只有两间土房房，娶一个媳
妇续一间房，就成了五间房了。老二在
村里种地，又在村里盖了五间新房。老
大、老三在城里当工人，都住上楼房退休
当爷爷了。在村里老两口呆着舒心，国
家给上些养老钱，老两口夏天院里大门
外种点菜，能养活了自己就能了。

充了一个多小时的电也差不多能
进城了，我说大娘给上您儿个钱吧？大
娘说：这也没多少钱，可不用了，我们老

两口还能帮上忙就还是有用了。大娘
说得很轻松，我却控制不住要流泪，出
院子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两个大
罐头，花了三十元钱。

大娘说：“哎呀呀，这媳妇这样拿心
了。还要给我们买两个罐头了。快拿
回去给你娃们吃哇，这要花多少钱了？”

我说：“大娘，我们还年轻，挣钱还
是比您儿容易。您儿让我感到了温暖，
娘儿们能遇到是一种缘分。”我把罐头抱
进大娘的家里，家里擦得一尘不染，炕头
上一只大花猫正在打呼噜。纸窗户上的
窗花格外引人注目，墙上是一排三个相
框，放满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照片，那是
大娘家的一本幸福相册。大娘说大门口
那个铁房子是厕所，是政府给统一改造
的厕所，进去果然不一般，铺着白色的地
板砖，还有一个能蹲坐的马桶。这样确
实让老两口方便多了。

我 骑 着 电 动 车 ，老 两 口 站 在 大 门
口 看 着 我 走 远 ，这 一 招 手 让 我 想 起 了
娘 ，也 想 起 了 婆 婆 ，也 许 这 一 别 就 是
永 远 。 一 段 平 凡 的 相 遇 便 会 让 我 对
未 来 的 路 充 满 希 望 ，那 些 坎 坎 坷 坷 都
不 算 什 么 了 。 因 为 总 有 一 股 暖 流 让
我 血 液 沸 腾 起 来 ，面 对 生 活 的 勇 气 就
又多了一些。这一条通向城里的路是
温暖的路。

通 向 城 里 的 那 条 路
●●龚月芬龚月芬

1968 年 12 月 ，北 京 32 名 学 生 从
繁 华 的 大 都 市 ，怀 揣 着 梦 想 ，背 着 行
囊 ，一 路 颠 簸 ，一 路 高 歌，来到了目的
地——山西省汾阳县峪道河公社下池
村接受农村再教育。

他们是来自北京人大附中、马甸
中学、十九中学、一二三中学的一群年
龄十六到二十岁的学生。当地的领导
将他们分别安排住进了村民家中。我
从小晚上就跟姥姥睡觉，一直住在地
坑院，人们叫圪洞子。当时分到姥姥
家里的是温厉跟古畏。

这里地处华北平原丘陵地带，年
降 水 量 不 足 450 毫 米 ，完 全 是 靠 天 吃
饭，甚至饮用水都得去 20 米以下的井
里靠摇辘轳绞上来，担回去才可以用。

贫穷落后的村子，对于首都来的
这些孩子们，很不适应。语言是交流
的工具，首先语言不通，该有多郁闷？
房子能闻到土的味道，土炕上没有铺
的东西，有条烂竹席就算好的了，不生
火冰凉，生了火滚烫，有的灶火年久失
修，烟火不往上走还往回倒，他们常常
被 烟 熏 火 燎 ，涕 泪 横 流 ，出 于 安 全 考
虑，他们有时晚上都不敢烧火。窗户
没有玻璃，只好用纸糊。这样的房子
冬天四面透风，夏天蚊虫叮咬，特别是
跳蚤每天都要送几个红包。至于伙食
就更不要说了。大米纯粹没有，白面
很 少 ，一 般 早 起 小 米 稀 饭 、玉 米 面 窝
头，好时有点咸菜，窝窝头蒸不好时，
发干发硬，一口下去两排牙印就被雕
刻在窝头上了，看上去黄灿灿的，吃到
嘴里如嚼腊，中午饭一般都是红面剔
尖、擦尖、抿尖或者挠片子，这样的饭
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

后来村里建起两排叫知青点的房
子，三、四、五、六队的插队生们就住这
里了，看着整齐漂亮，但是，还不如冬
暖夏凉的窑洞，冬天晚上家里放一盆
水都能冻住。随后雇了二福大娘给她
们做饭，从此，他们跟村民打成一片，
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候吃饭也在田
间地头。

后来知青们又分别住进村民的闲
置房里，他们一起捡柴、劈炭、担水、做
饭。从城市到农村，他们要经受多大
的磨难、考验和蜕变啊。

偶尔，村民会叫他们到家里吃顿
饭，唠唠家常。我是二队的，放假之余
还 参 加 劳 动 。 那 时 李 一 华 是 妇 女 队
长，红朴朴的脸，温柔、善良、踏实、稳
重、有韧劲。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
时还叫苦连天，大发牢骚，而他们却不
怨天不怨地。

记得当年二队男生还在我家院里
住过，白净儒雅的佘培、活泼帅气的张
玉明、老实憨厚的王宗海，都给我们留
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特别喜欢听
他们说话，优美的京腔京韵常常吸引
我驻足聆听，劳作之余，他们还玩弄一
些乐器，特别是张玉明手风琴拉得意
韵悠扬，深深地吸引着我，多次试图能
跟他说上一句话，目光相对时看到对方
的冷漠，欲言又止。当时流行革命样板
戏，他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
王德秋姐特别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
的辫子，丰腴的肌肤，优美的声音，让人
羡慕。赵媛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笑脸，
教过我们一段初中数学，讲课认真负
责，深入浅出，很受同学们的喜爱。

热火朝 天 的 年 代 ，青 春 勃 发 的 岁
月 ，这 群 人 朝 气 蓬 勃 ，斗 志 昂 扬 ，没
有 一 个 人 叫 苦 叫 累 ，没 有 一 个 人 逃
避现实。

那时村里没有理发店，理发很不
方便，裘季燕、刘燕平索性推成光头，
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她们
穿 着 村 里 大 娘 们 给 做 的 布 鞋 乐 此 不
疲，说话也学着乡村土语，有时赶着牲
畜犁地，或者摇着鞭子放羊，俨然就是
一个农妇，我们也自叹弗如，真是入乡
随俗啊。

冬去春来，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的
他们，在这里学会了好多农活儿，上山
打 柴 、春 耕 、播 种 、夏 锄 、秋 收 、冬
藏 ……变成了新农民，男生扛起一百
多斤重的麻袋都能一路小跑。

几年的相处，他们和村民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每次从北京回来，大包小
包给乡亲们捎好多东西，如北京酱油、
糖果、尼龙袜、的确良布等。他们也学
会了忍耐坚持，广阔天地锻炼了他们
的体魄，也磨炼了他们的意志。

特 别 让 人 佩 服 的 是 四 队 的 刘 燕
平、一队妇女队长韩亚林、四队队长王
和，他们的勤劳、朴实、肯干，赢得了大
家的认可。韩亚玲回城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人民
日报社，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获得过多次奖励。王和也以优
异的成绩，优秀的文笔，被北京日报社
录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记者，并
担任政法部主任。朝夕相处，刘金兰
跟村民吕志伟产生了感情，结为连理，
传为一段佳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的被招
工，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但是他们始
终不忘父老乡亲们。村民们有的去北
京办事或看病，他们都帮忙寻人问路，
寻医问药，更有甚者把他们留在家里，
吃住行全包，村民们深受感动。

知 青 们 各 分 东 西 ，各 奔 前 程 ，但
是，下池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多
年来他们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回
来看一看他们曾经生活过、让他们脱
胎换骨的地方，摸一摸住过的土窑洞，
闻一闻村里的乡土气息，听一听汾阳
别致的乡音，品尝一下新农村的美味
佳肴，喝一杯汾酒互相祝福，聊两句佳
话各道珍重。

有 缘 相 识 在 下 池 ，相 见 难 ，别 也
难。他们相约每年的 12 月 18 日相聚
在北京——五十六年前的今天就是他
们奔赴农村插队的日子。2006 年，我
也去北京参加了聚会。多年不见，少
了青涩，多了皱纹和白发。相聚一堂
很 高 兴 ，也 很 激 动 ，大 家 你 一 言 我 一
语，互相问候，家长里短，争先恐后把
话提，气氛非常热烈。深深的情，浓浓
的酒，我们举杯共祝。亚玲姐送了我
一盒包装别致的花果茶；玉明哥还特
意买了两大包颜色、口味各异，包装精
美的北京糖果，送我父母亲和我三叔
朱学让各一包。这些礼物拿回家，三
叔接着礼物很高兴，眼里泛着感激的
泪花。我父母品尝着糖果，甜在嘴里，
记在心中，他们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
好的糖。

下池知青已经成为互相的牵挂，
愿常来常往，友谊长存，让知识增长，
青山不老。愿曾经下池的孩儿们常回
家看看。

我
们
村
里
的
插
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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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进 作

日前，戎占怀先生出了一本书法作
品集，名曰《占怀墨迹》，慢慢欣赏，余香
满怀。

戎占怀，平鲁区人，1993 年担任朔
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一干就是十年，
为朔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
贡献，有口皆碑。他从 2015年开始学习
书法，临池不辍，博采众长，如今红果满
园，遍地芬芳。

《占怀墨迹》共收书法作品 271 幅，
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
集中反映了书家近年来所取得的艺术
成绩。总体来说，戎占怀书法给人的印
象是：取法正宗，本固叶荣；运笔有方，
线条灵动；布白在胸，气象横生。

一

当 今 书 坛 ，乱 象 丛 生 ：“ 吼 书 ”“ 射
书”“狂书”“乱书”等大行其道。由于这
些“书家”在书法美术界有着一定的地
位，甚至是比较突出的地位，因此在一
定 的 程 度 上 左 右 了 书 法 的 发 展 方 向 。
对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来说，特别是对一
些年轻的、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人来说，
误以为丑就是美、乱就是美。

今日办展览，明日秀演示，你方唱
罢我登场的不良风气，最终导致的结果
是把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引上邪路，而
且是愈走愈斜，令有识之士扼腕痛惜。
纵观戎占怀的书法，无论是何种书体，
都是写得颇有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
圆，学习书法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留下了浩如烟
海的碑帖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经典性的
作品。这些经典作品的出现，无疑也成
就 了 其 作 者 在 书 法 领 域 的 崇 高 地 位 。
每一代人的书法成就都是在学习前人
的基础上矗立起来的、登上高峰的。可
以这么说，后人无论登上多高的艺术高
峰，离开前人的基础是无法想象的。

《占怀墨迹》中，共收录了 10幅篆书、
隶书和楷书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集中
体现了他对书法学习的基本态度和审美
追求。条幅《求索》是一幅篆书作品，平
正端庄，既有大篆的洒脱，又有小篆的严
谨。条幅《敬事而信》《无私奉献》《云腾
致雨》《如松之盛》和中堂《读书写字种花
草，听雨观云品酒茶》是隶书作品，其风
格兼有曹全碑、礼器碑的风神。

一般来说，楷书最能体现一位书家
的书法功力，因为楷书没有投机取巧的
地方，来不得半点虚假。倘 一 笔 不 成 ，
便会影响整个字体的形态。戎占怀的
楷 书 值 得 一 看 ，比 如 中 堂《龙 腾 国 瑞
燕 舞 春 新》《垂 緌 饮 清 露 ，流 响 出 疏
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和横幅

《东壁图书 西园翰墨》都是楷书作品，
一眼便可看出，作品具有欧体、褚体等
特 点 ，但 又 自 成 一 体 ：骨 肉 匀 称 ，浓 纤
有方，端方宜人。

说 到 这 里 我 想 起 了 人 们 常 说 的
“老干体”。它指的是老干部临习或创
作的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面貌，
其总体特征是不临帖或很少临帖，自由
发挥，信笔漫游，我行我素，乐在其中。
如果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老干体”没
什么不好，值得尊重；如果从书法艺术
的角度来审视，“老干体”虽不能说是一
文不值，但也不过是自得其乐的作品而
已。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老干部的书
法都是“老干体”，戎占怀就是其中的一
位。在朔州的老干部中，他的这种正本
清源、取法经典的做法，我是推崇备至
的，也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

二

从《占怀墨迹》中不难看出，老先生
学习和创作的重点在行楷和行草，笼统
地说就是行书。在所有书体中，行书是
一种最普遍、最广泛、最实用的为广大

群众所喜爱的书体，也是唐代以后被历
代书家所重视和实践的书体。当代同
样也是这样。

已故著名书法家费新我先生说，行
书的运笔，有时近于楷书，可是多了弧
笔、转笔；笔与笔间或相连，或不相连，
而有了吸引力；竖笔多了“勒”意（勒马
缰之力，本是从外向内——渐进自身）；

“碟”也可用藏锋；作“点”可从空掷笔或
用“啄”意（这“啄”还指手中笔的动态）；

“掠”笔可加长加峻，“生动、调畅”都要
结合腕力。从中可见，运笔是写好行书
的根本所在。

纵 观 戎 占 怀 的 行 书 作 品 ，使 、转 、
提、按等无不心到手到，运用自如。比
如条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这是书写的杜甫七绝诗，除去章法
得体外，每个字的结构和运笔，以及字
与字之间的衔接都是有章可循的，线条
也十分流畅，最终形成了动中有静、静
中有动的安详而又灵动的风貌。又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
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幅
镜面，是行草作品，也可以视为小草作
品，同样取得了动静相宜、神清气爽的
笔墨效果。在其余的 200多幅作品中大
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由此也可以断
定，戎占怀的书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鲜明的艺术风格。

三

《占怀墨迹》中有不少横幅、条幅、
镜面书写的大多是四字句，无论是行楷
还是行草，无论是运笔还是布白，给人
带来的都是端庄而又生动、稳健而又飘
逸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享受。

一般来说，四字句（含三字、二字和
独体字）类型的书法作品并不好写，属于
榜书的范畴，难度普遍高于其他的多字

作品。戎占怀书法的亮点却偏偏在这
里。比如条幅《云烟入画》《玉树临风》

《锦绣中华》《彩云追月》《无欲则刚》《博
采众长》，横幅《壮志凌云》《晴耕雨读》

《道法自然》《物华天宝》《云鹤游天》等很
多作品，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戎 占 怀 的 榜 书 何 以 能 得 此 风 流 ？
我私下以为，除去勤于临池苦练外，重
要的还在于融会贯通上。说实话，做到

“融会贯通”这四个字就书法而言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博采众长地
来读帖和临帖，而且需要在书法笔意上
的反复揣摩和不断探索。比如人们常说
的“刚柔相济”，即是用笔刚健的具有阳刚
美，用笔柔和的则具有阴柔美。若是单纯
的刚或单纯的柔，便失之偏颇，容易引起
人们的审美疲劳；倘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刚柔相济，就能达到理论上的“刚健婀娜，
兼而有之”。比如戎占怀的条幅《烟云供
养》《随遇而安》《集百家米煮一锅粥》等作
品，就呈现了刚柔相济的艺术特色。

又如，人们说的“峻涩间行”，“峻”
指的是比较快而有力的运笔，“涩”是比
较慢而有力的运笔，这本是两种很好的
运笔方法，但如果快而无力或慢而无力
就不可取了。最佳的效果便是“峻涩间
行”，张弛有度。比如戎占怀的条幅《云
涛》《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
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横幅《野渡无
人舟自横》等作品，就是“峻涩间行”的
成功之作。

再如人们说的“方圆兼备”，这方和
圆既指的是笔意，也指的是点画字形。
大致来说，方笔是外拓，原属于隶书的
运 笔 ，圆 笔 是 中 含 ，原 属 篆 书 的 运 笔 。
到了写行书时，常常是方圆并用了，唯
有这样才有可能下笔饱满而流畅，才有
可能神采飞扬。纵观戎占怀的行书作
品，方中有圆，圆中带方，可谓是方圆相
济，浑然一体的好作品。

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戎占怀临池
不辍十年整，能写成如今的模样，必然
有 他 的 过 人 之 处 。 这 与 他 的 灵 性 、悟
性、勤奋和学养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学
养这两个字，它在书法学习中的作用是
极其重要的，所谓的“功夫在诗外”就是
这个道理。

艺术无止境。书法是艺术，当然也
是无止境的。祝愿戎占怀先生的书法
艺术更上一层楼。

十 年 磨 一 剑 翰 墨 吐 芬 芳
—— 戎占怀先生书法作品赏析

●●陈永胜陈永胜


